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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味

追 根 溯 源 话“ 赳 赳 ”
郭发红

韩 城 花 椒
田军锋

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韩城花椒色泽鲜亮、粒大肉丰，香气
浓郁、味道醇厚，距今已有 600多年的栽
培历史，具有祛风湿、止牙痛等功效。韩

城大红袍花椒犹如一张烫金的名片，被誉为“花椒之王”，名扬四
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的开发，花椒早已不只是灶台边辛
香的佐料，而是衍生出花椒油、花椒酸奶、花椒芽菜、花椒锅巴等
60多种系列产品，宛如花椒树上结出的“奇异果实”。

花椒是山野的赤子，不择地力，独爱山坡高粱。它没有伟
岸主干，由三四根枝条组成，成年树高不过两三米，浑身披挂尖
刺——那是它生存的倔强铠甲。每年大地回春，它便悄悄抽出
嫩芽，继而开出一簇簇如桂花般细小的绿花，花落后结出青青小
果。放眼望去，满树绿意像撑开了一把把玲珑小伞。时光流逝，
青绿的花椒渐渐浸染了岁月的斑斓，褪尽青涩，由浅红晕染成深
红，终于如繁星点点地缀满枝头。

作为一种经济植物，花椒是农家人生计所托。每年七八月
间，当椒香最浓时，晨曦未至，村路便已人影幢幢。男女老少全体
出动，提起竹笼，背上布兜，早早下地摘花椒，田间地头成了最热
闹的风景。村上大户椒农还要雇请“椒客”相助。晨光微亮，椒农
终日围在椒树丛中，直到暮色落山，椒农背着沉甸甸的鲜花椒归
家。吃完晚饭，庭院中央便围坐着一家人，在灯光或月色里细细
拣取椒叶。随后将花椒均匀铺于地面，接受翌日烈日的暴晒。待
晒得焦脆干透，再筛去椒籽，最终装袋入仓。这一粒粒红果饱含
辛香，为农家人的日子默默奉献。

这沉甸甸的花椒里包含着农家人的期盼，珍藏着椒农的坚韧
与辛劳，支撑起多少农家子弟读书的梦想，又解救了多少困窘的
家庭。它的分量，在汗水浸透的竹笼里，在日光暴晒的场院上，更
在那些被它托举过、改变了命运的人心底。

2014年，韩城市被命名为“中国花椒之乡”。2016年，国家
林业局认定命名韩城花椒产业园区为“国家花椒产业示范园
区”，引领全国花椒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科技研发创新。2021
年，韩城大红袍花椒被纳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互保名录，
当年出口额 300万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越南、阿联酋及欧
盟等国家和地区。

花椒红了，满山挂满红玛瑙。深红的色泽既沉淀着土地的
记忆，亦映照出家园在时代中悄然转变的侧影。如同那弯曲的
椒枝，默默承托着沉甸甸的果实，也承托着一片土地无声的变
迁与守望。

种（chóng）建荣，1972年生，
陕西渭南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考古博物馆）党委书记、院
（馆）长，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
他先后主持或参与周原、周公庙、
清涧辛庄、澄城刘家洼遗址等考
古项目30余项，其中5项入选“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主持完成国
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

15年前，孙皓晖先生创作的6部11卷《大秦帝国》风靡
全国，由他担纲编剧的同名电视剧亦是家喻户晓，特别是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赳赳老秦，复我河山”的誓言或唱
词，给人精神，催人奋进。2024年9月27日始，《赳赳大秦》
这部大型史诗幻境、沉浸式超大剧场主题演出，让赳赳大秦
文化及殷殷家国情怀扑面而来，激荡人心。那么，“赳赳”一
词源自古老的《诗经·秦风》吗？“赳赳”又是何意？

《诗经·秦风》共 10篇：《车邻》反映了贵族的奢靡生
活，他们骑着高头大马赴约，为的是鼓瑟鼓簧，“今者不乐，
逝者其亡”，及时行乐也；《驷驖（tiě）》描写秦襄公打猎场
面，驷驖本是四匹黑如铁的马，“游于北园，四马既闲”，权
作忙里偷闲，演练而已；《小戎》是妻子思念远征的丈夫，著
名诗句是“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
《蒹葭》是我国朦胧诗之祖，被王国维先生誉为“最得风人
深致”,实际上是镜花水月，让老秦人欲罢不能，即所谓“蒹
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
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终南》是说秦襄公登上终
南山，俯瞰丰镐旧都，“颜如渥丹，其君也哉”，分明见他志
得意满，对安邦兴国有着万丈豪情；《黄鸟》惨情啊，言说秦
穆公去世，贤才良将的子车氏三个儿子都要为他殉葬，秦
人不住哭喊：“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
身！”学者程俊英称该诗乃“古代挽歌之祖”；《晨风》之“晨
风”，不是早晨的风，是一种类似鹞鹰的猛禽，叫“鹯（zhān）
鸟”，鹯鸟飞进郁郁葱葱的北林里去，看不见找不着，身为
人妻，“未见君子，忧心如醉”；《渭阳》是秦康公送其舅舅重
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回国时所作，“我送舅氏，曰至渭阳”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以致后人将“渭阳”代指舅父，将甥
舅间的血亲之情称作“渭阳之情”，而陕西关中人则直呼舅
家为渭家，遂有“渭爷、渭婆”之称；《权舆》之“权舆”，本是
草木萌芽，引申为事物的起始，“不承权舆”即不如当初，诗
人慨叹今非昔比，再也没有钟鸣鼎食的日子了。

以上 9篇诗，几乎不涉战事，亦无“赳赳”一词。唯独
《秦风·无衣》诗篇是我国最早的一首同仇敌忾、气壮山河
的战歌，诗云：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秦风·无衣》乃秦人抗击西戎入侵时所歌，在重章复

唱中奋勇前进。后人以“袍泽”“袍泽之谊”比喻结义兄
弟，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则成了相互声援、同舟共济
的代名词。至于“同仇”“偕作”“偕行”，自然是步调一致，
并肩作战。

公元前771年，已从甘肃礼县一带迁至陕西陇县的老
秦人秦襄公带兵救驾，之后又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历史

进入春秋时代。秦襄公随即立国，司马迁赞曰“秦起襄
公”。秦人在大一统的过程中，于公元前 688年设立了邽
县，故址在今甘肃天水市辖境。次年秦武公扩土东进，在
今陕西咸阳一带“初县杜郑”，不久又迁徙部分邽戎移民于
今临渭区渭河以北，再设邽县，此即下邽，原设的天水邽县
遂称上邽。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统一西戎，成为“西方诸
侯之伯”。秦穆公还把东绕西周镐京的兹水改名为“霸水”
（即今灞河），彰显自己称霸之功，又期冀后人继往开来。
老秦人一如渭水东流，浩浩荡荡。

史学家左丘明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孔子
曾崇敬的一位神人——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当季札
听到《秦风》诗歌后，不住评价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
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大意是昂扬的秦声自西边飘
来，秦之所以大气磅礴，不仅因其地域辽阔，更因其历史悠
久，秦人侠肝义胆，曾辅佐于周朝。或者说，《秦风》沿袭了
周朝风尚，方显得浩气长存。但纵观《秦风》，确无“赳赳”
之词。再查《诗经》，“赳赳”出现在《诗经·周南·兔罝（jū）》
中。“周南”是《诗经》十五国风的第一部分，属东都洛阳或
由周公旦具体管辖范围内的民风民谣。司马迁《太史公自
序》说“太史公留滞周南”，即言其父司马谈因病不能随汉
武帝去泰山，而于洛阳之地停留下来。

《周南·兔罝》诗为：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肃肃免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该诗通过娴熟的狩猎活动，赞美“赳赳武夫”的忠诚和

勇武。公侯，按周封列国爵位公、侯、伯、子、男之称谓，应
为贵族大员，泛指领导人。武夫即公侯麾下的忠勇卫士，
或叫羽林之士，再扩大点，就是保家卫国的士兵。赳赳，形
容忠勇卫士的精神或气概，言其威武雄壮，雷厉风行。干
城即如干如城，干指盾牌，城是城墙，言守卫屏障之牢靠。
好仇即“好逑”，意即好的伙伴，如影随形。腹心即心腹，自
己人，凡事尽可委托。一言以蔽之，雄赳赳的战士，保家卫
国，其赤胆忠心，日月可鉴。

如此说来，孙皓晖先生既取《周南·兔罝》的“赳赳”之
词，又融合《秦风·无衣》之意，在《大秦帝国》中将“赳赳老
秦，共赴国难”设定为老秦民谚，而且是立志之言。这与历
史发展及后人对秦人的评价相吻合。《商君书》言秦因“据
乱世”而“尚力”，强调“农战”与“法治”。《史记·商君列传》
有：“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
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班固在《汉书·赵
充国辛庆忌传》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
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偕）
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宋儒朱熹《诗集传》评价《秦风·无衣》说：“秦人之俗，大抵
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

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中，插曲有《赳赳战歌》，也
称《老秦人古歌》。其实“赳赳战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歌》中已有应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战歌
激励着无数英雄儿女保家卫国，又有多少“最可爱的人”
长眠异国他乡。2019年 1月，该战歌词作者、原第二炮兵
部队基地政治部主任麻扶摇去世，他在世时一再谦虚地
说，他不懂词曲，他只是将战士们的请战书、发言稿中的
话整理了一下，再经《人民日报》和作曲家周巍峙修改，才
成就了这首战歌。

回顾 80年前，三秦军民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
牲。当时陕西共有935万人，应征入伍的有115万余人，基
本上是八人中就有一人奔赴战场。陕西还为抗战贡献了
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是名副其实的抗战大后方。“七七事
变”爆发的第二天，曾担任陕西省省长的赵寿山（1894—
1965年，今西安市鄠邑区人）义愤填膺，立即请缨抗战，成
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第一个请战者。1937年7月21日，赵
寿山率13000多名陕军将士在三原誓师，他慷慨陈词：“抗
日若怕死，何必出潼关！不灭日寇，誓不生还……”1937年
10月，赵寿山率全师官兵扼守山西娘子关正面阵地，浴血
奋战 13昼夜。赵寿山诗云：“妖气弥漫寇方张，百战何辞
作国殇。士卒冲锋杀敌处，娘子关外月如霜。”1938年 6
月，赵寿山任三十八军军长，奉命守卫庇护陕西最重要的
防线——中条山。之后，赵寿山率领陕军将士死守中条山
两年零四个月，粉碎了日寇11次“扫荡”，卫立煌将军称他
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其间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1939年6月6日的“六六战
役”。时日军集结3万余兵力，分九路突袭。我军共2.6万
人实施阻击。激战十余日，最终击退日军。“八百陕西冷娃
跳黄河”的事件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2008年，由陕西省
剧坛姐妹花谢迎春、谢艳春担任编剧，西安易俗社精心打
造的秦腔现代戏《柳河湾的新娘》，剧本背景正有“八百陕
西冷娃跳黄河”这一抗战事件。2010年，“中条山抗日英雄
跳黄河殉国纪念碑”在山西芮城县圣天湖畔落成。遗憾的
是 1940年 10月后，赵寿山率领的这批赳赳秦兵奉命撤出
了中条山，而1941年发生的中条山会战，反成了国民政府
军“抗战史中最大的耻辱”。会战变成了大溃败，这让赵寿
山对国民党的顽瘴痼疾看得更透，他把希望的曙光再次投
向了圣地延安。1942年冬，赵寿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
一名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无论风起云涌，还是风轻云淡，“赳赳老秦”“赳赳大
秦”铸就的华夏文明，彰显民族血性，这是我们的魂魄，是
我们的根文化。

周原遗址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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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两县的交界
处，有一处被称为周原的考古遗址。这里面
积达 30平方千米，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
遗存最丰富的先周、西周时期遗址，也是周
原考古队领队种建荣倾注半生心血的地方。

对种建荣来说，“周原遗址”像一位相识
多年的老友。

找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找城都是我
们念兹在兹的使命”

“周原”一词，在古代文献中作为周人崛
起的都城曾多次出现。据文献记载，3000多
年前，居住在豳（今陕西省彬州市、旬邑县西
南一带）的姬姓部落，在首领古公亶父的率
领下，举族迁徙到“岐下”，他们将这片肥沃
的土地称为“周原”。周人在这里积蓄力量，
最终覆灭了商朝。

种建荣介绍，周代与商代文明路径迥异。
商代以武力征服四方，周代则秉持“和而不同、
求同存异”的理念。“文化、民族、体制的认同，
就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种建荣说。

找到传说中的“周人圣地”，成为几代周
原考古人的共同使命。20世纪 40年代，考
古学家石璋如根据文献记载的大致位置展
开田野调查，由此揭开了周原考古的序
幕。2003年，周原李家西周铸铜作坊遗址
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西周陶范，让周原遗址
首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5
年，考古队整合多年成果，包括凤雏建筑群
等重要发现，以及系统揭示的周原水网体
系，让周原遗址再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然而，一个关键问题始终萦绕在周
原考古人心头。“都邑，肯定要有城嘛。”种
建荣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找城都是我
们念兹在兹的使命。”

2020年，考古队在分析王家沟水库区域
航拍影像时，发现了重要线索：周原地势北
高南低，水系多呈南北走向，而王家沟一条
支流却呈现出异常的东西向直角转折。他
们对照图纸实地勘测，发现北边还有一条
平行的水渠，与直角部分形成一个方方正
正的区域。一个想法随即在种建荣脑海中
闪过——这会不会是环绕在城外的城壕？

“如果这是城壕，里面肯定有墙！”种建
荣带领队员们继续寻找，终于发现一座“小
城”。考古队循着“小城”城墙的方向向外探
查，发现西墙和北墙都有向外延伸的迹象。
经过勘探，一座规模更大的外城逐渐显现，
这就是后来确认的“大城”。

在对“小城”内部进行精细钻探时，考
古队又发现了一道东西向的墙和两道南北
向的墙，在“小城”北部合围成方形。他们
将这座新发现的“小小城”称为“宫城”。至
此，周原遗址“宫城—小城—大城”的三重
城垣结构完整呈现。凭借这一发现，“周原
遗址”在今年年初再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这圆了几代周原考古人的梦！”

种建荣说。

破局：“考古学主要讲证据链，当许多线
索指向同一个地方，就可以达成共识了”

提到和周原结缘，种建荣说：“我小时候
想当警察，大学期间阴差阳错被调剂到历史
系，那时心里不太乐意。”1996年9月，种建荣
毕业后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办公室从
事文书工作。有一次去考古工地现场，他发
现考古有点像破案——根据发掘到的零散
信息，对照文献寻找答案，推理还原历史的
真实面貌。他瞬间来了兴趣，不久便主动申
请加入考古队。

2002年，种建荣加入周原考古队。他回
忆，世纪之交，尽管周原考古积累了一定成
果，却缺少能够确证这里是文献记载中古
公亶父所迁“周原”的决定性证据。一名
考古队员坦言：“很多学者认为这里不是
文献记载中的都城，而是某个异姓贵族的
家族采邑。”考古队内部也出现了质疑的
声音——发掘了几十年，这里究竟是不是
真正的周原？

面对周原性质难以判定的困局，考古
队决定到田野间找答案。从研究角度看，
需要关注的应该是这附近的同时期遗址。
综合判断后，考古队觉得周公庙符合条
件。自 2004年起，周原考古队重点开展周
公庙遗址的考古发掘。考古证实，周公庙
遗址正是周公家族的采邑所在，但规模远
不及周原。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他的家
族采邑规模应该很大，或者说仅次于“都
城”。如果周公庙规模远不及周原，那周原
很大可能就是“都城”。这一发现重新坚定
了考古队对周原的信心，中断多年后，他们
再次将目光投向周原。

“重返周原”后，周原考古工作迎来了
全新局面。团队将遗址视为一个有机整
体，系统研究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还结合
手工业考古和实验室考古成果，建立了地
理信息系统。

多年积累终于在 2020 年迎来重大突
破。自这年起，周原南部区域陆续发现了一
批战国至汉代的墓葬，出土了多件刻有“美
阳”“美亭”字样的陶器。《汉书·地理志》记
载：“美阳，《禹贡》岐山在西北。中水乡，周
太王所邑。”也就是说，当年古公亶父所迁之
地，可能就在汉代的美阳县。因为陶质的东
西，在当时不会经过太远距离的运输。此次
出土陶器上的“美阳”字样，或许能成为“周
原即汉代美阳”的有力佐证。

更直接的证据出现在王家嘴区域的发
掘中。2020年至2022年，考古队在这里发掘
出一座建筑面积 2500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
址，这是目前所见先周时期最大的宫殿建筑
遗存，这个周人曾经修建的高等级建筑，为

“周原遗址”就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提供了
关键证据。种建荣说：“考古学主要讲证据

链，当许多线索指向同一个地方，就可以达
成共识了。”

接续：“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发现，
这是我们共同的坚持”

“如果从石璋如先生算起，到我这里，应
该都算四代或四代半周原考古人了。”种建
荣说。如今，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建新的考古团队，正在
接力发掘。“我们住在一块儿，一起发掘，共
享成果。”青年考古队员闫永强说。

目前，团队成员的年龄大多在二三十
岁，除正式队员外，团队还吸引了很多研究
生前来实习。

别看这些年轻人爱闹爱笑，工作起来个
个都很较真。刚挖出一座墓葬、正在记录人
骨形状的王昱霖，是刚毕业的 95后女生；在
实验室专注做植物遗存鉴定的周辉也是女
生，去年硕士毕业来到这里。当被问及男女
生是否有室内室外的分工时，她们回答：“虽
然各有分工，但都要参与田野发掘。”周辉
说：“野外的工作环境虽然辛苦，但那种发现
历史遗存的震撼，用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
去年入职的闫永强，今年“五一”假期刚结
婚，婚后很快就回到了考古基地。他说：“媳
妇儿支持我工作，也理解我。”

面对这些年轻队员，种建荣很欣慰。他
说，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告诉他们的，那就是：

“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发现，这是我们共
同的坚持。”

烈日炎炎，接受完采访后，考古队员又
拿上手铲，戴上草帽，前往各自的探方。


